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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简《耆夜》记载了武王八年戡耆的史实，题目“耆夜”见于第十四支简的背面。因为是自题，于是便产生了如何对其内涵进行解释的问题。

李学勤、赵平安先生认为：“‘[image: image1.png]


’古书作‘黎’或‘耆’等，‘夜’通‘舍’或‘[image: image2.png]


’。简文讲述武王八年伐黎大胜之后，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，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事。‘[image: image3.png]


夜’就是伐黎后舍爵饮酒的意思。”[1]

笔者赞同李、赵二位先生对于“[image: image4.png]


”的解释，但对二位先生关于“夜”的解释则有些不同看法，写出来向二位先生及各位方家请教。

笔者认为，“耆夜”之夜，应当照其字面的意思来理解，乃黑夜之义。所谓“耆夜”，就是武王戡耆胜利后举行饮至礼之夜。

武王戡耆胜利后的饮至礼举行于夜晚，可由《耆夜》的内容来推知。《耆夜》的最后一节云：“周公秉爵未饮，蟋蟀跳降于堂，[周]公作歌一终曰《蟋蟀》”。[2]蟋蟀，作为一种昆虫，其生活习性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夜间活动，尤其深夜活动特别频繁；二是自然条件下成虫寿命一般是三个月（民间有“百日虫”的说法），活跃期在八、九两月。[3]这里的八、九月，指的是今天的阳历，换算成周正，则是九、十月。[4]如果《耆夜》所载为真，我们可以由蟋蟀的出现来进行推测：武王戡耆可能完成于武王八年的九、十月间，戡耆胜利后的饮至礼可能举行于武王八年九、十月间的某个夜晚，由于场面非常热烈，仪式可能持续到了深夜。
以“夜”为题是周人文献的惯例，现试举几例以资参照。

首先，《大武》的第二乐章叫《宿夜》。《大武》是歌颂武王伐纣史实的乐舞，共有六个乐章，也叫六成。六成的主题与题目依次是： “始而北出”，《武》；“再成而灭商”，《宿夜》；“三成而南”，《赉》；“四成而南国是疆”，《般》；“五成而分，周公左，召公右”，《酌》；“六成复缀以崇”，《桓》。[5]其中“再成而灭商”是《宿夜》，由王国维先生首先指出，继之王玉哲先生予以确认。王国维先生说：“《祭统》云：‘舞莫重于《武宿夜》’，是（《大武》）尚有《宿夜》一篇。”[6]这是当代学术界第一次认定《宿夜》是《大武》的一个乐章。在此基础上，王玉哲先生进一步认为，“《武宿夜》”的句读，应该是“《武》、《宿夜》”，[7]也就是说《宿夜》在《大武》中的次序，应当是紧接在《武》的后面。

众所周知，《大武》的题目来自其乐章《武》，而“古时诗名、篇名的命名惯例，往往采取本诗、本篇的开始两字，或第一部分为名”，[8]所以紧接《武》之后的《宿夜》应当是《大武》的第二乐章。因为主题是“灭商”，所以在《大武》的六个乐章中是重中之重，于是才有《祭统》的“舞莫重于《武》、《宿夜》”的说法。

《宿夜》之夜，当指夜晚。宿，乃老、深之义。那么“宿夜”就是深夜，这与牧野之战前一天武王冒雨连夜布阵，并且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”的情景相符合。[9]既以“夜”为题，又是“灭商”的内容，不言而喻，“宿夜”与“耆夜”的武王戡耆后举行饮至礼之夜的主题很相近。

其次，今本《逸周书》的第三十五篇叫《武寤》。《武寤》是一首歌颂武王伐纣史实的诗歌。为了便于考察，现将其抄录于下：
王赫奋烈，八方咸发。高城若地，商庶若化。

约期于牧，案用师旅。商不足灭，分祷上下。

王食[德]无疆，王不食言，庶赦定宗。尹氏八士，太师三公。

咸作有绩，神无不飨，王克配天。合于四海，惟乃永宁。
《武寤》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是题目，《武寤》之“武”，显指武王伐纣的武功。《武寤》之“寤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据宋镇豪先生研究，商末甲骨文中的“寤”是一个时间概念，指“下半夜至天明之间的时段”，[10]那么这个“寤”就是“夜”的意思，再具体讲，则是深夜。二是诗篇的后面两个部分与前面两个部分在内容上有所分别。前面两个部分记载的是武王伐纣的史实，后面两个部分记载的似乎是武王伐纣之后抚慰将帅的活动，而抚慰将帅是战争胜利后所行饮至礼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一方面以“寤（夜）”命题，另一方面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史实与伐纣胜利后抚慰将帅的活动，因此《武寤》与《耆夜》从题目到内容都比较相似。

第三，今本《逸周书》的第三十四篇叫《和寤》。《和寤》记载了伐纣之前武王勉励公卿将帅的活动。该篇较短小，现将其全文抄录于下。
王乃出图商，至于鲜原，召邵公奭、毕公高。王曰：“呜呼，敬之哉！无竞惟人，人允忠。惟事惟敬，小人难保，后降惠于民，民罔不格。惟风行贿，贿无成事。绵绵不绝，蔓蔓若何，豪末不掇，将成斧柯。”
王乃厉翼于尹氏八士，唯固允让。德降为则，振于四方。行有令问，成和不逆。加用祷巫，神人允顺。
《和寤》也由两部分组成，第一部分记载的是武王在鲜原对邵公奭、毕公高的讲话。第二部分记载的是武王勉励以“尹氏八士”为代表的众将士。毕公高就是《耆夜》所载戡耆的主将，饮至礼的主角，“尹氏八士”也出现在《武寤》之中，所指应当是同一批人物。

《和寤》之寤，其含义与《武寤》之寤一样，也应作“夜”或“深夜”解。《和寤》之和，当指武王在伐纣之前勉励将帅、君臣上下团结一致的政治局面。除了没有战争的内容外，在以“寤（夜）”为题与以勉励将帅为主要内容这两点上，也与《耆夜》相通。

第四，今本《逸周书》的第十三篇叫《程寤》。《程寤》久已亡佚，只有个别文句保存在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中。清华简有一篇与之内容基本相同的简文，整理者认为就是《程寤》。清华简《程寤》的开头云：[11]
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，太姒梦见商庭惟棘，乃小子发取周庭梓树于厥间，化为松柏棫柞。寤驚，告王。
由这段引文可知，《程寤》命题之由，是文王的妻子太姒在夜晚作了一个非常吉祥的梦，那么《程寤》之寤，很显然也是“夜”或“深夜”的意思。《程寤》与《耆夜》，在以“寤（夜）”命题上相同，是毫无疑问的，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题目的结构也非常类似，都以地名或国名作为“寤（夜）”的定语。[12]
由以上分析对比可知，《耆夜》与《大武》的第二乐章《宿夜》，以及今本《逸周书》中的《武寤》、《和寤》、《程寤》等诗文，不仅在命题方式上基本相同，而且在某些史实背景上也有相似之处。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观点，即《耆夜》之“夜”是夜晚或深夜之义，“耆夜”的意思是武王戡耆后举行饮至礼之夜，可以成立。

《耆夜》的含义已如上述。除了篇题中的“夜”字，在《耆夜》的正文中也有四个“夜”字，作“王夜爵酬毕公”、“王夜爵酬周公”、“周公夜爵酬毕公”、“周公或夜爵酬王”。李学勤、赵平安二位先生对于《耆夜》之“夜”的解释，即以此为基础。笔者认为，将篇题中的“夜”字与正文中的“夜”字区别对待，或许有助于我们对《耆夜》主题的准确把握。否则，含义为舍爵、奠爵的“夜”出现在篇题中，[13]总难免让人心中产生义有未安之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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